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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神学与美学的相遇发端于“两希”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两者的契合空间与悖论同时存在，并在神学美学

体系中得以彰显。Ｃ．Ｓ．路易斯的神学美学思想为神学与美学的会通提供了极佳的注脚。他将神学语境下的审美

问题指向人类自身，并借着对爱的诗性言说，使神学与美学的会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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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与神学的相遇，发端于“两希”传统的碰撞
与交融。鲍姆嘉登将美学指向感性，并将感性认识
的完善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其结果仍然逃脱不了
苏格拉底对美的论断———“美是难的”①。造成“美是
难的”，其原因错综复杂。但仅就视觉和听觉这两个
重要的感性认识官能而言，不同文明传统在其孰优
孰劣上，就表现了显著的不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
长河中，视觉表意的传统从《易经》的“圣人立象以尽
意”即已开始，这当中视觉表现抽象概念的功能是强
于听觉的。在这一点上，古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相
似：赫拉克利特以降，古希腊文明对视觉的升扬一般
是伴随着对听觉的贬低进行的。与此相反，希伯来
人是以听觉为主要渠道进行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活动

的。从希伯来《圣经》的开篇，上帝以言创世，到《以
赛亚书》充满灵性的呼喊“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
听”；从《出埃及记》燃烧的荆棘中上帝发出昭示自身
绝对属性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呼声，到《申命记》中
所载希伯来《圣经》中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
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
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希伯来人希冀通过听觉来接
近、认识至圣。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融合主要
呈现在基督宗教这一载体之上。在早期基督宗教发
展史中，来源于古希伯来的宗教性听觉与出自古希

腊的哲学性视觉，在对话中找到了达成一致的契合
点，使基督宗教在传承了犹太宗教神肃美的同时，保
留了希腊哲学的崇高美。这使得美在通过视听二官
能带来的感性认识中，潜移默化地融合了神学的因
素。美学与神学的会通不但成为可能，更成为人们
认识神学或美学时不可逾越的论域。
但是，从学理上思考神学与美学的关系，不难看

出两者之间不仅有着契合的空间，更是充满着巨大
的张力和悖论。当人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以“神学
美学”作为论说的核心概念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提出
“神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审美化”或“审美领域的
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神学”的问题。换言之，至高
神圣的太一与有限感官是否可以交通；人性视域中
的美能否全然表征神性的奥秘？这些问题的提出使

得神学美学作为一门具有学科间性的领域，从开始
就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历史上的著名神学家或美
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爱任纽、克尔凯郭尔等）
都或多或少谈及过神学中蕴含的审美或美学中的神

学因素问题，其中神学美学的集大成者当属冯·巴
尔塔萨。
瑞士天主教神学家、文化思想家、古典学者巴尔

塔萨（Ｈａｎｓ　Ｕｒｓ　Ｖｏｎ　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１９０５－１９８８）在他的
《神学美学导论》开篇就言明了将神学与美学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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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这种悖论式的做法会让很多人“感到奇怪”，甚
至“会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快之感”［１］（Ｐ１）。因此，在巴
尔塔萨看来，神学美学是一种反体系的运思，是一种
通过美学来深化大众对神学的认知，其落脚点在神
学，而非美学。神学美学视域下美学自身的这种不
确定性，连同神学与美学之间的张力，使得对神学美
学的论说势必要借助一个完美的中保，巴尔塔萨的
答案是耶稣的“自我倒空”（Ｋｅｎｏｓｉｓ，又称道成肉身
或虚己）。耶稣自身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不但预
表了神学美学论说的可能，“道成肉身”本质上还是
用有限的人言对终极真理进行的悖论表述。道成肉
身首先以其可见的形式成为神学获得美学观照的前

提，其次它内在的经典性成为美学具体感性形象的
判断标准。巴尔塔萨借助“道成肉身”，使神学美学
的悖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有限与无限关系的界

说，最后集中体现在降临到人自身的“爱”上。

Ｃ．Ｓ．路易斯（１８９８－１９６３年）的神学美学思路
与巴氏十分相似，只是前者利用了文学家的身份，在
诗性化的美学理念中，展现了贴近平信徒的神学观
点。他时刻都是站在普通基督徒的角度，诉诸理性，
使用贴近大众的语言。每每遇到稍难的概念，路易
斯便会使用形象的类比、寓言童话来解释，化繁为
简，让人读起来爱不释手。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对
美的言说是寓于特定的神学话语体系中的：美与上
帝的关系以上帝的纯一、完全为基点，以美的圣洁性
和救赎性为特征，使上帝（或言上帝的荣耀）为美的
彰显和预表。但神学语境下的审美问题最终的归指
无疑是人类自身。
在路易斯著名的神学演讲“荣耀的重负”中，“欲

望”被用作核心概念。路易斯并没有简单地排斥欲
望，相反，他认为福音书中的上帝“发现我们的欲望
不是太强大，而是太弱小”［２］（Ｐ２６）。就整体而言，人们
对食色的欲求过于强大，而对美好良善的欲求则显
得非常弱小。人类需要做的就是在满足最基本的人
类本初欲望的同时，获得来自上帝的得享永生的渴
求。其依据是欲望常常与一种“超越时间，超越有限
性的善”关联在一起，这种善经由象征表现出来的欲
望就是对进入彼岸世界的希冀［２］（Ｐ２９）。此类欲望不
能被人们的生活经验所证实，但又同时被我们的生
活经验所间接地呈现出来，故此，路易斯将这种欲望
“权宜称之为美”［２］（Ｐ２９）。路易斯进一步指出，美不是
音乐、绘画，而是经由这些载体的形式展现出来的（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ｍ，ｉ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ｍ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ｍ）［２］（Ｐ３０）。
这些形式展现出来的美，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法实
现的欲望（ｌｏｎｇｉｎｇ）。可以看出，欲望连接了路易斯

论域中的神学和美学，使得经由形式展现的美与神
性的超验同时获得彰显，并最终又归指到了人类本
身。人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即路易斯的神学美学
起点和终点都是人，路易斯是有着浓厚人本主义思
想的神学家。
作为神学家，路易斯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

神学演讲中，始终没有离弃自己的信仰，其神学思想
中的护教维度也是长期被人们所讨论和援引的。从
这个角度看，路易斯神学美学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其
支点必然不会偏离基督教神学。事实上，作为基督
教神学三德中的归宿，“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神学
美学的精髓。爱是美的居所，又是上帝创世的原因。
正如巴尔塔萨所言，人们的爱“总是奇妙的、荣耀的
……神圣逻各斯下降证明并解释他自己作为爱，并
因此作为荣耀”［３］（Ｐ６４）。为此，路易斯不但将这个主
旨贯穿到他所有的作品中，而且还撰写了《四种爱》
一书，专门来探讨这一神学美学领域中的重要议题。
路易斯沿袭西方神学传统，将爱进行分类言说。

依据爱的性质，爱分为需求之爱（ｎｅｅｄ－ｌｏｖｅ）、给予之
爱（ｇｉｆｔ－ｌｏｖｅ）和欣赏之爱（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ｖｅ－ｌｏｖｅ）。这３
种类型的爱在路易斯看来都是指向上帝的：“需求之
爱自贫乏中向上帝呼求；给予之爱渴望侍奉上帝，甚
至为上帝忍受苦难；欣赏之爱说‘我们因为你无上的
荣耀称谢你’。”［４］（Ｐ４）其实，路易斯对爱的第二种分类
才是他考量的重点，即通过爱的对象，将它分为对无
生命的爱（对自然之爱和对国家之爱）、对有生命的
爱（情爱、友爱和爱情）及上帝的圣爱（仁爱）。路易
斯这里论及的爱，大部分类型都曾被古希腊先贤和
基督教的神学巨擘们论说过：从友爱的“ｐｈｉｌｉａ”，欲
爱的“ｅｒｏｓ”，到圣爱的“ａｐａｇｅ”，它们似乎构成了西方
神学界论说爱的范式。但路易斯的独特之处有二：
首先，他引入了情爱“ｓｔｏｒｇｅ”这一爱的原初形式；其
次，所有类型的爱都是指向并落实在最后一章的“圣
爱”上。
在论说过程中，路易斯发现了圣爱的悖论性，当

然这种圣爱（或曰大爱）的悖论性，也就是不可言说
的言说之上帝的悖论性：“人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像上
帝时，最接近上帝。”［４］（Ｐ６）“上帝还通过一个极大的悖
论使人能够对他产生给予之爱。人给予上帝的东
西，没有一样不已经是上帝的。”［４］（Ｐ７）连“上帝就是
爱”这种言说本身，倘若稍有不慎，变成了“爱是上
帝”，其结果会是“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
鬼”［４］（１１２）。对这种圣爱悖论性的理解恐怕还应从
“爱”的词源开始。“爱”在希腊文中常用“ｅｒｏｓ”表示，
类似我们当今意义上的“欲爱”，这是一个具有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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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感官美学色彩的词汇。当圣经的新约作者用希
腊文撰写新约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腊文中极少使
用的“ａｐａｇｅ”来指称来自上帝的爱，这一似乎为上帝
之爱预留的词汇可以避免在使用“ｅｒｏｓ”时带来的混
淆，亦可彰显一种不同于希腊精神品格的异质因素。
在基督教神学话语体系下，欲爱与圣爱“会发生不可
避免的相遇”［５］（Ｐ３）。这种相遇在本质上讲，是美学与
神学的会通。在《四种爱》的最后一章“仁爱”里，路
易斯使用“ｃｈａｒｉｔｙ”来言指这种上帝对人的爱。这无
疑是源自奥古斯丁使用的“ｃａｒｉｔａｓ”（ｃｈａｒｉｔｙ的拉丁
语源）一词来展现“ｅｒｏｓ”与“ａｐａｇｅ”的统合。换而言
之，“ｃｈａｒｉｔｙ”本身就是圣爱与欲爱的结合，并最终落
在了一种具有全新本体论意义上的圣爱上。
综上所述，Ｃ．Ｓ．路易斯的神学美学思想蕴含着

丰富的古希腊美学感性因素。其中，对欲望、对爱的
言说深深地植根于希腊哲学的爱智传统。而其最终
的归向仍是神学，一种人本主义的神学。路易斯独
特的诗性言说和诗性智慧，让人们看到一种建基于
大众的神学言说方式是如何“由诗入神”［６］（Ｐ９５），并在
神学美学的语境里张扬人性的。神学与美学在路易
斯这里借着人性的光辉与爱的力量，达成了和解与
交融。两者会通产生的神学美学，以一种“１＋１＞２”
的效果，向现实中的人们昭示，人类在意义的追寻过
程中，只要保守着仰望得来的人性良善与爱，看似悖
论式的问题与困境都会得到解决。

注　释：

①　参见《大希庇阿斯篇》。

②　虽然神学美学的概念最早并非由巴氏提出，而是由荷兰
神学家范·德·略夫于１９３２年在《神圣与世俗之美》中
提出，从而拉开现代意义上的神学美学体系建构的序
幕。参见张俊，“神圣荣耀与尘世之美”，刘光耀、杨慧林
主编．《神学美学（第２辑）》［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第５４页。

③　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在《四种爱》里，路易斯用大写
的Ｌｏｖｅ将“上帝就是爱”表现出来。汪咏梅将这种大写
的Ｌｏｖｅ译为“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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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ａｋｅｓ　ｒｏ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ｅｎ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Ｈｅ－
ｂｒｅ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ｎｇｌｅｄ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ｃｏ－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Ｃ．Ｓ．Ｌｅｗｉｓ’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ｄ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　ｔｏ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ｂｅ－
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Ｃ．Ｓ．Ｌｅｗｉ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ｌｏｖｅ

（责任编辑　刘小平）

·８２·

２０１２年４月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期


